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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奶哥哥： 

    你也许早就忘记了我，也许你还在恨着我……但你一定知道这是

我。是我！因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叫你。我……实在没脸给你

写信，但又不能不写……我没有死。我……还活着……” 

    写到这里，嫦娥把笔一丢，双手掩面，大哭了起来。废话！她当

然没有死，死了还能坐在这儿写信吗？而且，这是写给谁呀！是她早

就该写，而她没写；是她现在万万不该写，没脸写，而又偏偏不得不

写，非写不可，写来只能彼此伤心，也不见得就有用的信。可她又怎



么能不写呢？因为这是为了儿子啊！儿子，儿子，她的心肝，她的宝

贝，她灵魂的灵魂，她现在唯一所有的一切…… 

    于是她立即止住哭泣，用手抹了一下双颊，满脸还湿漉漉的，两

眼还泪盈盈的，就又急急地写了下去： 

    “你这就看出来，我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总是不知怎么就会处在十

分尴尬的地步，那时，我只要大声急叫一声：‘奶哥哥……’你就会

急急地应声跑来，而你一来，也不知怎么，一切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

了。现在，虽然我没脸，但我还是要请求你帮助我。虽然现在远隔重

洋，我就是喊破喉咙你也听不见，但我还是要喊：奶哥哥！奶——

哥——哥，救救我，救——救——我呀！我的儿子，他要死了。他得

了癌，是肺癌，可怕的肺癌呀！更可怕的是，他不肯治疗！动完手术

之后，说什么也不肯放疗、化疗……他颓废，他绝望，他酗酒寻

欢……” 

    写到这里，嫦娥重又痛痛地哭了起来，眼泪瀑布一样而下，透过

亮亮的泪帘她是那样清晰地看见她的儿子，有着和他父亲老安东一样

蓝蓝眼睛的小安东尼奥。他也像他父亲一样高高大大，足足有六英尺

高，只是他的身材纤细些，这像她。他的头发也像她，黑黑地、略略

有点儿鬈。他从小那样乖巧听话，一点也不像别的男孩那样粗野。调

皮是调皮的，难道世界上会有不调皮的男孩子吗？可他讲道理，什么

事都能说得通。可是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她完全不认识他

了。学当然是不上了，这她也是同意的，虽然只剩下一年就可以拿到

学位了，是可惜！可这原是没法子的事。要知道他得的是癌，癌啊！

可他为什么就不肯治疗呢？多少人不就是经过手术、放疗、化疗……

康复了吗？可他就是不听，开头还好一点，开头他还会拿他那蓝蓝的

眼睛忧愁地凝视着她说： 

    “没用的，妈妈，没用的，Dad 最后不是也去了吗？” 

    “可 Dad 毕竟多活了两年啊！” 



    “难道你忘了那是多么痛苦的两年吗？”他摇着头，“不，妈

妈，我还年轻，甚至是太年轻了，我还没享受过生活呢！放疗、化

疗、雌激素……剩下的那还是人吗？当然，就更不是男人了。好妈

妈！你爱我，就别管我，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吧……” 

    可他又是怎样享受生活的呢？上帝呀！各式各样的酒、形形色色

的女人，甚至大麻、海洛因……于是，从此就没有了儿子，那年轻

的，可爱的，朝气蓬勃，健康英俊的儿子；而来了一个酒鬼，一个白

天黑夜都不着家的、要妈妈满街满巷去找的酒鬼啊…… 

    也许是她的哭声太响，也许是到了查房的时间，房门轻轻地开了

一条缝，先是伸进了小护士可爱的金色蓬松的脑袋，接着就走进来笑

容满面的 Dr.?布朗。 

    “又下雨了吗？我刚刚在走廊上还看见到处洒满明媚的阳光呢！

莫非是我的眼花了吗？”他故作惊诧地问。 

    嫦娥不好意思地赶紧用纸巾擦脸。 

    “哦，到底是我白白地戴了眼镜，原来还是美丽的晴天呢！”美

国人就是这样，经常说着自以为幽默的笑话，让你笑又笑不出，不笑

又不好。可他此刻是那样满怀关切、甚至是充满怜悯地看着她。嫦娥

只好赶紧对他笑了一笑。 

    “这样好，这样好！否则我还得想法子借伞回家了。”布朗却真

的高兴起来，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用手轻轻地碰碰横在她床

头小桌上的纸：“已经在写信了吗？这真让我高兴。这说明你已经好

了起来，再休息一两天，就可以放你回家了。在家里再恢复恢复，等

你的……”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儿，分明是搞不懂那个“奶”

字，“什么……哥哥？反正是能解决你一切难题的哥哥。等他的回信

一来，不就一切都好了吗？Don't Worry, my good girl, 

everything will be OK！” 

    嫦娥满怀感激地望着他。真是的呢，要不是他，她现在可能早就

没命了，早就葬身海底了。可不是吗，那天，小安东尼奥又是半夜没



回家。从他生病以后，嫦娥已经养成了习惯，天一黑就心慌意乱，就

什么也干不了，就只能默默地坐在窗口等他。随着秒针的跳动，她的

心也越来越沉重地跳动。天越来越黑，她的心也越来越暗，手和脚越

来越凉，浑身越来越没有力气，可只要秒针一指到午夜十二点，她立

即就会弹跳起来，随手抓一件衣服，敏捷得像一个短跑运动员那样飞

跑出门，沿街沿巷、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地去找他。常常是在哪个街

头巷尾或哪家酒吧门外，他，小托尼，她的儿子，她的心肝宝贝，就

那样烂醉如泥没个人样儿地躺着。要是直挺挺地躺着，那就只不过是

被人推倒的，可要是像狗一样地蜷缩着呢，那就是说，是被人推出门

之后，又拳打脚踢过了。蜷缩得越厉害，说明被打得越凶……每当这

时，她就泪如泉涌地扑过去，一边胆战心惊地察看他身上的伤痕，一

边亲吻他、抚摸他，忙忙地把抓出来的那件衣服覆盖他、裹住他，然

后就拖他、抱他、背他、拉他，千方百计地把他弄回家。每当回家

后，给他洗过、擦过、敷过伤、上过药，看他脸上痛苦的表情缓缓消

退，终于熟睡过去时，她也会突然惊讶地想：儿子这么高大，她自己

这么纤小，她究竟是怎么把他弄回来的呢？怎么可能就弄回来了呢？

但是，儿子毕竟回来了。而且，回来的也不是那个她已不认识的醉

汉，而是她从小就疼不够爱不够、每天守着他甜甜入睡的小男孩。于

是，她又忍不住地想亲吻他、抚摸他，可又怕把他惊醒，这个情景就

又会像梦境一样地消失。这时她就只能长长地吁一口气，把手轻轻

地、轻得他完全不可能感觉地放在他的手边，微微地又是轻轻地挨着

他的手，然后就这样坐在他的床边，默默地看着他、守着他，一天又

一天，一夜又一夜，默默地，轻轻地，满含着爱怜和忧愁地看着他，

守着他，从日出到日落，从深夜直到黎明…… 

    可是，那一天，那该诅咒的一天啊！她找遍了大街小巷，哪儿都

没有他。这么说，他还没有醉透，他还流连在哪家酒吧里。于是，她

又开始了一家一家地寻找。这是她最最害怕的事，因为哪家酒吧里都

有酒鬼，都有色迷迷的男人。她虽然已经不年轻了，可中国女人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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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显老的那种类型，何况她一直没有发胖，身材仍然苗条纤细，

容貌仍然端庄秀丽，而最最要命的就是她是单身一个人。深夜，一个

单身女人来来回回地串酒吧，你能怪人家男人们想入非非吗？ 

    那天，那该死的一天啊！当她别别扭扭、战战兢兢地终于在一家

闹哄哄乱糟糟的小酒吧里看到儿子时，她竟不敢走近他，因为他不是

一个人，而是男男女女一大帮。他们又吃又喝，又调情又胡闹，一个

个醉得不成体统……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她曾经试图走近他，可他

一看见她，就对她大喊大叫，她劝他回家时，他居然大哭起来，吓得

她连连后退，最后他虽然跟她回了家，第二天还向她道了歉说：“妈

妈，我也不想那样，可我也是无可奈何啊！我还能活几天，你就由我

去吧！”说得那样凄惨，说得母子两人都泪如雨下。所以，那天当嫦

娥看到又是这个样子时，她决定不走过去，可她害怕他最后又醉得回

不了家，甚至又被人推被人打。于是她就找了一个角落，悄悄地坐了

下来，她等在那儿完全是为了他，为了疼他、爱他、担心他、等待

他、守护他……她，他的母亲，他的亲娘，他现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她对他还能有什么恶意吗？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儿子看见她时，

先是双眉一皱，接着脸板得铁青，掉头正要走时，他的一个伙伴邪笑

着凑近他的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小安东大叫一声说，不！她

是我的妈妈！这大概是那伙男女没有想到的，一阵狂笑乱叫之后，就

这个拍一下他的头，叫他 baby，那个亲一下他的脸叫他心肝说，

哦，还不快跟亲爱的妈咪回家？快拉着她的裙子走啊……小安东恼羞

成怒紫涨着脸一步步逼近她，对她厉声吼道：“谁让你来的？谁让你

来的！你是我的上帝吗？为什么你天天跟着我？你就不能让我有一分

钟的安宁吗……”他一直逼到她的跟前，唾沫星子都喷到了她的脸

上，见他的那些伙伴还在挤眉弄眼地嗷嗷叫着，他索性纵声大笑起来

说：“看啊！大家看啊！这个一心想当我上帝的女人！这个一直苦苦

逼我、不给我自由、不允许我享受生活的女人！咱们该拿她怎么办

呢……” 



    他的声音那样大，几乎店里所有的人都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她。

嫦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阵仗，心差点都停止了跳动，更让她难过的

是儿子那粗野的痞相，只见他一手搂着一个女人，还分明不是正经女

人，一溜歪斜地在她面前乱晃。她们一边咯咯咯咯母鸡般地痴笑着，

一边和那堆不像人样儿的男男女女乱七八糟地吼着： 

    “诅咒她！” 

    “God damn it！” 

    “臭娘儿们！” 

    “叫她滚！” 

    “打死她！” 

    “把她扔出去……” 

    …… 

    嫦娥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她一步一步地往后退着，但她还拼命

挣扎着不肯倒下去。为了什么？为了要看看儿子、亲儿子怎么办？难

道他就一点儿也不心疼妈妈？他一定会护着妈妈的。他一定没想到他

对妈妈发点儿脾气、使使小性子会引起这样的混乱……可是怎么？天

哪！原来儿子竟丝毫没有护着妈妈的意思，甚至没有一点儿惊慌、一

点儿歉意。他竟也和那些畜生一样，一起疯狂地笑着、疯狂地吼叫

着，一起侮辱她糟蹋她。可她是他的亲妈妈呀！这还是她的儿子

么？！天下还有这样的儿子么？就是野兽也不可能这样残忍地对待母

亲，难道他，她的小安东，她亲生亲养、亲手抱大的亲亲的小安东尼

奥就是这个连畜生也不如的流氓醉鬼么？在这一刹那，上帝原宥！她

真恨不得没生过他，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受罪，还真不如没有

他，让他……死去的好…… 

    天哪！嫦娥两眼一黑，差点儿就闭过气去，她真的这样想了吗？

她真的有过这样可怕的念头吗？不！不！！不！！！她没有！没

有！！自从他病了以后，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让他活着，活着，活

着！她的意思只是……与其看着他这样……生不如死，还不如自己死



去的好。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自己！是，是！就是这个意思。

好像从厚厚的乌云层中，突然透出一线阳光；又仿佛走过黑黑的甬道

一下子闯进了灯火辉煌的大厅，嫦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镇定了一下

自己，最后看了一眼儿子，深深地、无限爱恋地看着，眼泪像疾雨一

样顿时流遍双颊，打湿了衣襟：儿子呀儿子，好好照顾自己吧，妈妈

先走一步了……她立即转身跑了出去，跑得是那样地快，因为她下意

识里明白，如果她再多停留一下，哪怕只是一秒钟，她就再也离不开

他，再也没有勇气先他去死了。 

    嫦娥把车开得飞快，一边想着怎么死法。奇怪！眼泪是一滴也没

有了。眼里就像火烧着一样，干痛干痛的。心里也像火烧着一样，只

是绞痛着，因为还在念着儿子。儿子啊儿子！没有了妈妈，你可怎么

活？谁来接你回家，谁来衣你、食你、洗你、擦你……不！不能再想

了，再想就又会折回头去，于是一切又周而复始……还是想想怎么个

死法吧！只要自己去了，儿子的痛苦过程也就会缩短了……这样一

想，心里忽然亮堂起来，儿子啊儿子，原谅妈妈吧！不！还是感谢妈

妈吧！因为这是妈妈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车开得这样快，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路灯一盏盏地迎面扑来，心

里越来越亮堂。对，就是这样，只要这样把方向盘使劲一打，随便往

哪根路灯柱子上一撞……也就一了百了，一切痛苦也就统统结束

了…… 

    嫦娥深深地吸了一口深夜清凉的空气，屏住呼吸，两手使出全身

的力气，正要硬着头皮撞去时，忽然打了一个激灵大叫了一声：

“不——”两手急急地又打回方向盘，紧紧地踩住了刹车。不，不能

这样做！这样人倒是死了，可车也全毁了。自杀，保险公司对车大概

是不会赔偿的，而把车留下，至少小安东在生计困难时，还可以把它

卖了呢…… 

    嫦娥缓缓地把车向金门大桥开去，她终于打定了主意，把车停在

桥畔，自己漫步走上桥去。过去就听说金门大桥是个自杀的好去处，



今天一想，可不是吗，既可以一边漫步，畅观海景，向多年生活其间

的城市告别，又可以干干净净地长眠海底，让谁也看不见自己惨死的

丑相…… 

    …… 

    嫦娥千思万想，什么都想到了。可就是有一样没想到，她怎么也

不可能想到的是：她的神色早惊动了一个人，一个有心的好人。是

的，这就是那个我们在开篇时提到的布朗医生。天下的事就是这样无

巧不成书，Dr.?布朗今天一个手术后的病人有些异常，他在医院观察

守候了很久，下班很晚了，他又有些累，回家的路上，顺便弯进这个

小酒吧歇息一下，正好看到了那残酷的一幕。实话说是嫦娥一进门就

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不仅因为她的衣着气度不像一个深夜单身串酒吧

的女人，还因为她面容上那深深的悲哀。当她被侮辱时那充满希望又

骤然转为绝望的神情，使他好像听到了母亲心脏破裂的声音，这不能

不引起他作为一个男子汉的深深怜悯；而当她那样深情凝望儿子却又

绝然而去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他立即敏感到不正常，于是他

匆匆往吧台上扔下小费，悄悄地跟了出去。 

    嫦娥车开得那样快，他也紧跟着开得那么快，一边胆战心惊地计

算着车速，一边用尽心思地猜测她究竟打算干什么？怎么干？当嫦娥

掉转车头准备向路灯柱子撞过去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吓

出了一身冷汗。他当然没有听见嫦娥的叫声，所以当嫦娥猛然刹车倒

退时，由于惯性的缘故，他差一点撞上了她的车尾。后来看见她缓缓

地向金门大桥驶去时，他这才轻松地长出了一口气，又不禁笑着摇起

头来：女人啊女人！他太了解这些女人了。她们，几乎是每一个人，

都那样地钟爱自己的形象，差不多每个要自杀的女人，除了毫无心计

的或是实在来不及，万万不得已，都是不肯选择割腕或吞服安眠药

的，据说是割腕血流得太多死后肤色惨白，而服安眠药后的过分挣扎

会使死后的面容狰狞可怖。其实她们不知道，跳海也并不像她们想象

的那么美好，溺水而死的尸体泡肿胀了同样丑陋无比…… 



    嫦娥终于把车泊在了桥畔，Dr.?布朗干脆把车停在她的车旁边。

她上了桥，他也紧跟着上了桥。她在桥上来回踱步，这使布朗十分为

难，他不敢跟得太近，怕万一被她发现；可又不敢离得太远，怕她突

然行动时他来不及阻挡。天哪！她怎么来来回回地走个没完？他已经

很疲劳了，今天已经整整工作了一天……也许人家根本不是要自杀？

可万一她是要自杀？他是个医生，他不能见死不救。他有经验，他见

过太多，他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何况，她刚才已经明明有过准备

撞车的动作，而她在酒吧里那种彻骨的悲哀和心碎的痛楚又这样深深

地打动了他…… 

    于是他就只能这样跟下去…… 

    嫦娥整个人完全沉浸在往日的回忆和为儿子继续担忧的痛苦之

中，完全不知道她给别人带来的麻烦，更不会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好

心人在为她的生命担忧。这样，当她终于死下心来准备纵身一跳时，

身后忽然伸出一双有力的手臂把她紧紧地抱住了，她又惊又吓，不由

得惊叫一声，两眼一黑，就晕在了他的怀里…… 

    等她醒过来时，人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床边坐着的就是眼前的

这个 Dr.?布朗，也是这样亲切、充满关爱地看着她。不同的只是那

会儿他满面焦虑，没有现在这样轻松就是了。那会儿她感激他吗？

不，那会儿她恨透了他：“你，你，你凭什么……你以为自己是上帝

吗？你有什么权利！……”她是那样不管不顾地大哭大叫，简直恨不

得杀了他……可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叫她立即安静了下来： 

    “你必须活下去，不然那个男孩子就更痛苦了。” 

    她没有听错，他就是那样说的。他没有叫他酒鬼，没有叫他流

氓，而是叫他男孩子！已经有多么久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了，甚至就

连她自己也多么久没有这样叫过他了。而他，Dr.?布朗，人人尊敬的

专家、学者、教授，却这样亲切地、充满爱怜地仍然管他叫做男孩

子！这怎么能不使她感激涕零啊！她两眼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他的双

眼，一心想要从他的眼里探出深浅：这么说他还有救？是吗？也许



他……还能活下去？是吗？你，无所不能的专家、教授、亲爱的大医

生啊！你真是这样想的，这样认为的吗？上帝呀！好像一下子天也开

了，云也散了，人也暖和过来了……这时，她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还

有什么是不能告诉他的呢？于是，她一任涕泪横流、抽抽搭搭地把一

切……一切痛苦，一切焦灼，一切忧愁，一切期盼，一切回忆，甚至

所有的心思……都倾诉了出来。 

    而他，可亲可敬的他啊！也真没辜负她的信任。他静静地凝神细

听，真心实意地帮她出主意。他说，小安东不就是不肯放疗、化疗

么？年轻的男孩子多半有这种顾虑，你是不是不要过分逼他？手术刚

动过不久，我们也还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当然，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

的医疗手段是手术、放疗、化疗。可最新医学信息也报道过其他一些

实验呢，比如说介入疗法、体育疗法，还有中医中药和什么印度瑜

伽、冥想疗法等等。中国，是你的故国，你那边还有亲人吗？没有也

不要紧，据他了解在旧金山就有不少中医声称可以治癌，甚至还有一

个声称可以防癌治癌的体疗师，好像是个姓黄的女士，据说她的丈夫

就是得了什么癌，连刀都没开就好了…… 

    她一直睁大两眼像听故事一样地听他讲，那么专注，那么入迷，

好像时光倒流，她又成了那个被童话迷得神魂颠倒的小女孩，至此，

她不禁失声叫道：“真的吗？你不骗我？” 

    “当然。不过请不要把我抓得这么紧……我虽然是医生，但医生

也是有痛觉的。” 

    她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双手抓住布朗教授的手，抓得那

样紧，就像是抓着了一根救命稻草……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她不觉一

下红了脸，道了歉，不知为什么却仍然没有松手，只是连声地问道：

“真的吗？真的吗？她在哪里？这位姓黄的女士她在哪里？你认识她

吗？不认识她吗？……”一边嚷着一边就要翻身下地。毕竟嫦娥还很

虚弱，只觉眼前金星乱晃，差点跌下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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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布朗再一次领略了母性的伟大，双手用力把她按回了床位，

摇着头微笑道：“别着急嘛！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旧金山才有多大？

我有那么多朋友，朋友不认识，还有朋友的朋友……放心，”看见她

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他立即把双手一握说，“我们既然知道了她，我

们就一定能找到她。” 

    嫦娥目不转睛地、满怀感激地望着他，上帝啊！他真是她的救世

主。就算不是救世主，也是救世主派来的使者，她怎么才能报答他

呢？中国人有句古话：大恩不言谢。于是，她只筋疲力尽地点了点

头，闭上了双眼，心里却打定了主意：她将来一定会报答他的。她虽

然现在还不了解他，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但人生一世，哪能那么顺

遂，谁知道什么时候就遭上个三灾八难？如果万一哪年他生了病？别

看他是医生，医生也不见得就不生病，往往一生还就是大病……如果

他需要输血，我立即把血输给他；如果他需要换肾，我就第一个把肾

献给他；如果需要给他换心脏，我就毫不犹豫地把心挖出来……只要

能救得了小托尼，只要小托尼能活下去…… 

    Dr.?布朗当然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见她闭上眼，知道她实在是太

虚弱了，摸了摸她的脉搏，见还平稳，就轻轻地走了出去。 

    还别说，Dr.?布朗不但言而有信，而且还真是神通广大。第二天

上午，还没等嫦娥想好词儿，怎么去催布朗医生呢，就响起了轻轻的

叩门声。 

    “Come in！Please！”她心不在焉地应道。 

    门开处，进来的竟是一个人已中年，却仍然袅袅婷婷的中国女

子。 

    嫦娥的心像打鼓一样地怦怦地响，身体也像鼓槌一样跳动，嘴唇

哆嗦着，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那女子完全能理解她的心情，善解人

意地嫣然一笑，就紧挨着她在她床沿儿上坐了下来： 

    “没错儿，是我。黄松娇。”说着就抚慰地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嫦娥心里一热，一头扑在她怀里痛哭了起来。 



    “不要哭，不要哭，好了，好了，不要哭了……不然我就不告诉

你，我先生得了肺癌，怎么不但没做放疗、化疗，甚至连刀也没开就

好了起来……”她轻轻地拍着嫦娥的背，抚着她的肩，对这个明明比

她年长的女人，却像哄小孩一样地柔声说道。 

    嫦娥也真像个小孩似的立时就住了声，如痴似呆地听她说了起

来。她说她先生刚得了癌时，她是怎样的如同五雷轰顶一样，整天哭

整天哭，怎样的恨不得不要活了，可为了先生还非得活下去不可

呀……后来又有怎样一个朋友劝他们回中国，怎样到了广东中山医学

院，她先生岂但是不肯放疗、化疗，甚至连手术也不肯做。是，死也

不肯！看，是不是还不如小安东？……最后还是她猛然醒悟，上北京

去找原来帮她治过病的老医师，郭林老师，最后治好了他…… 

    “真的呀？那咱们是不是也去找郭林老师？”嫦娥兴奋得一下跳

了起来。 

    “可惜，郭林老师已经故去了……” 

    “怎么？故去了？就是说，死了……她既能治好你先生，怎么自

己倒死了呢？”嫦娥迷惘地说，颓然地又坐了回去。 

    “看你，世上能有不死的人么？”松娇缓缓地说，“何况老师身

患多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五十多年前就是癌症多处转移患者，

故去时已经七十五岁了。当然，这次故去也是事出有因，是在特别高

兴时多喝了一点酒，完了又没休息，还在兴奋不已的状态下低头作

画，突发的脑溢血……唉，不少人都因为太高兴一时大意了……这些

事容我以后慢慢给你讲，故事多着呢……” 

    “那咱们现在去找谁呢？” 

    “咦，去找 CA 俱乐部啊！” 

    “什么叫 CA 俱乐部？” 

    “哦，看我都忘了你还根本没入门呢！CA 就是 CANCER 的缩

写，CA俱乐部当然就是癌症患者组织起来抗击癌症的组织啦。郭林

老师生前结合自己生病治病的实践，把祖国优秀的医学遗产佛家功、



道家功、童子功、五禽戏……结合起来创造了一整套体育疗法，后来

又由她的一些嫡传弟子高文彬、于大元等多人去掉其中某些由于过去

几千年单人密授、口耳相传难以避免的某些迷信色彩，再经过 CA 俱

乐部里许多中医西医和科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的实践和总结，去伪

存真、去粗取精、科学地建立了一套群体抗癌的综合疗法……” 

    “什么叫群体抗癌的综合疗法？”嫦娥急不可待地打断她问。 

    “你听我说呀！看来好像很简单，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医学理

念。过去咱们病了，就去看医生，一般都是西医，单纯西医。可西医

呢？就说癌症吧，多半只是细究肿瘤而不见人，很少考虑病人的心理

感受，做病人和家属的思想工作，教给他们有关癌症治疗、康复的知

识。手术完了，放疗、化疗，到了极限或病人完全不能耐受时，才说

试试中医吧；中医看不了时，就说试试针灸吧；针灸大夫也认为无望

时就说试试气功吧……其实说的人并不信，听的人就乱试一气。所以

病人好了也不知是怎么好的，死了也不知是怎么死的。而我们现在说

的群体抗癌的综合疗法呢，就是首先千方百计调动病人生存的积极

性，用大量事实告诉病人：癌症≠死亡。然后见病也见人，首选西

医，中西医综合协作，既强调总体治疗又区分个体差异，把治疗从单

一的生物模式加上心理治疗、饮食疗法、体育疗法并走向社会。这样

不但中西医和病人成了密切配合的合作者，病人群体之间也互助互

学、交流信息、相互慰藉鼓励，从而增加战胜疾病的信心。事实证

明，这样的群体抗癌综合疗法不但救活了不计其数的癌症病人，而且

还培养出了许多抗癌明星哩……” 

    “那么，我的小安东也能去参加这个群体……去综合治疗吗？” 

    “当然。”松娇又是嫣然一笑。 

    嫦娥立即双手拉住她问：“怎么去呢？” 

    “马上好起来，出院、回家、收拾行李、开好旅行支票、办签

证、订机票……”松娇为了缓和气氛，和她开起了玩笑。 



    “不，不是这些，”嫦娥却毫无幽默感，“可我怎么去找这个 

CA 俱乐部呢？” 

    “你现在已经找到了，我就是这个俱乐部的理事。” 

    “你？！”嫦娥两眼睁得溜圆，她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竟会有这样

的好运气。 

    “我。” 

    “你，你能为我做介绍？” 

    “当然。” 

    “哇！那太感谢你了，”嫦娥高兴得跳了起来，满脸放光，忽然

一下又发起愁来，“可是他不肯去的呀！小托尼他……” 

    可是，松娇没容她往下说，想必是对她的情况已了然于胸了：

“说服他。他肯自己去最好，如果他实在不肯……你可以自己先去

嘛！先去看一看，首先你自己先相信了，再把事例讲给他听……办法

总是有的，只要你肯想……” 

    “呀，你！你真 nice，真聪明呀！我该怎样感谢你呢？……”

嫦娥一眨眼又高兴起来，立即动手收拾东西，“我马上就订机票，马

上就动身……可我到了北京去找谁呢？就找这个俱乐部的问讯处

吗？” 

    “不，我介绍你直接去找他们俱乐部主任，他是我的老朋友。

哦，对了，他也是个肺癌症患者，他可是个老牌抗癌明星了，他的故

事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以后我慢慢讲给你听。现在，我先把他的姓

名、地址写给你……地址么，就是北京八一湖……他的名字么，叫柴

禾……” 

    “柴……禾？” 

    “嗯，柴禾……名字好像有点怪，可这人呀，却好得不能再好！

是个解放军……咦，你怎么了？怎么了……” 



    黄松娇没有想到，任何人也不会想到，就是我现在说给你，你也

会大吃一惊不敢相信的。你猜她写出来的人是谁？不是张三，不是李

四，而就是嫦娥的……奶……哥哥……呀！ 

    所以，黄松娇怎么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高高兴兴正笑着的嫦

娥突然脸色一下变得雪白，为了增强她的信心，松娇原还打算好好给

她往下介绍呢，可一看嫦娥怎么就像丢了魂似的，两眼直勾勾地，脸

却越来越白，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一句“你不舒服吗”还没问出来，

嫦娥已经扑通一下倒在了椅子上，就像倒了一袋面粉似的，怎么也叫

不应声了。是自己说错了话吗？没有呀！嫦娥刚才还高兴着呢，还对

她感激得了不得呢……也许，是心脏病突发吧？吓得黄松娇一溜烟儿

地飞跑出去叫医生…… 

    值班医生、护士都急急地跑了进来，心脏是弱了一点，可又没什

么大问题，问吗？嫦娥又什么都不说，只要求请 Dr.?布朗来一下，

是的，Dr.?布朗，布朗医生！不，不！别人不要，只要他！他！就这

么两眼直瞪瞪地，直到布朗医生来了，她这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

抽抽噎噎、憋憋屈屈地说开了历史…… 

    布朗什么也不问，只静静地听。听完却笑了说：“你决定了去中

国，这很好。多一条路总比少一条路好。既然俱乐部的主任是你的什

么…… milk 哥哥，不，不对，不是牛奶哥哥，反正是什么奶的哥

哥，那不就得了吗？熟人比生人好，是朋友比不是朋友好，是什么哥

哥不是比不是什么哥哥更好吗？” 

    这些美国人，就这么直肠子，怎么跟他就说不明白呢？嫦娥急得

直噎气，憋得满脸通红说：“可是我没脸给他写信呀！” 

    “什么叫没脸？” 

    “就是实在不好意思呀！” 

    “为什么不好意思？” 

    “因为我对不起他呀！” 

    “那你就向他道歉。” 



    “这不是说一声 sorry 就能了结的事……” 

    “那就说两声、三声……一百声，直到他原谅了你为止。” 

    “其实他原谅不原谅我都会帮我的……” 

    “所以说他是个好人。请记住我一句话吧，和好人交往永远不要

多费心思，因为他永远会体谅你，替你着想的。”布朗很严肃地说

道。原来他什么都明白，只是看嫦娥太难过了，才故意把问题简单

化。 

    “正因为我对不住他，又知道他会为我做一切事，我才不愿意请

求他，好像我是那么没有心肝地在利用他……欺负他！” 

    “No，No！你不是没有心肝，不是在利用他，更不是欺负他！你

只是需要他。你肯向一个人提出请求，特别是一个你曾经辜负过的人

提出请求，只能说明你是那样地信任他，尊重他……”布朗越发诚恳

地说。 

    顿了一顿，他又轻轻地补充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

去，你还年轻。不是有这么一句名言吗？青年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的。……给他打电话吧，哦，你开不了口。那就写信吧，马上……

写！” 

    Dr.?布朗两眼定定地看着她，还不断地点着头，一下比一下更肯

定地点着头，好像在一句又一句地确定着：“没错，照我说的去做，

只要你做了，Everything will be OK！那么，写吧。写，写呀，马

上写……”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样一封信。 

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悄悄地下起了小雨。好像天还没有亮吧，从

那时就开始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地、缠缠绵绵地一直下到了现在。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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